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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视角下科普短视频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 

胡 兵，冯采君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已有大量研究证明信源的权威性对信息的传播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社

交媒体时代科学知识的传播是否也遵循这一规律？研究从抖音平台上选取 20 个代表性

科普短视频账号，并从这些账号中抽取了 743 个科普短视频，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下的启

发-系统式模型（HSM，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通过内容分析发现：1）权威机构

发布的科普短视频并没有表现出好的传播效果，颠覆了传统媒体环境下权威信源正向影

响的认知。2）内容垂直度、叙事方式、音乐使用和解说方式是影响科普短视频传播效

果的重要系统式线索。3）在科普短视频提供的论据不充分时，启发式加工与传播效果

并不相关，说明不存在偏差效应。4）在科普短视频提供的论据充分情况下，当启发式

线索与系统式线索作用方向一致时（同时高或低），两者对传播效果的叠加效应不显著；

当两种线索作用方向不一致时，系统式线索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大于启发式线索，即发生

了衰减效应。这些发现从不同侧面揭示科普过程中系统式线索的重要性，要做有“温度”

的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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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传播效果指的是大众媒介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

从微观上来看，信息的传播效果侧重于说服传播效果，指的是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

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变化[1]。传统的说服传播研究关注的是完整传

播路径上可能引起态度变化的各个环节，从信源、信息到信道、信宿。近年来的研究越

来越重视通过社会认知视角了解受众是如何完成信息决策行为的，强调说服是一种过程，

是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改变了态度和行为，其中经典的是“双过程理论（Dual-process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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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系统式模型 HSM 是最为熟知的双过程模型之一，该模型认为根据个体参与程

度的不同，受众在信息处理过程中遵循两条思考线索——启发式加工和系统式加工[2]。

启发式加工是为了避免付出过多的认知资源进行深层次加工，因此个体会根据过去的经

验，寻求更简单的外部线索来加以判断[3]，比如可信赖的来源、受欢迎的博主会更容易

被用户所喜爱。相比之下，在个人参与动机更强的情况下，系统式加工则会成为主导，

此时会倾向关注信息内容本身，信息质量的优劣和论据的充分性会成为受众更关注的因

素[4]。 

而另一个双过程模型——ELM 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与 HSM 模型

在信息加工路径上非常相似。二者的区别在于 ELM 模型认为两条路径是两种平行的加

工，是互相排斥的[5]。也就是说，ELM 模型假定受众进行信息加工处理时，只会采用其

中一条路径独立处理信息[6]。而 HSM 模型对信息的处理并不是简单的一分为二，体现

在这两条信息加工路径并不是平行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4][7]。 

针对这两个模型之间的差异，本研究将基于 HSM 模型构建科普短视频传播效果的

假设模型。原因在于，科普短视频的传播是在社交情境当中的，被社交属性与知识寻求

需求包裹的用户很可能会受到账号的来源属性和科普内容的双重影响。本研究除了关注

哪些启发式和系统式线索会影响科普短视频的传播效果，更关注启发式和系统式加工之

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即在何种情况下启发式或系统式加工会占据主导，影响认知判断，

从而影响科学知识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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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与模型建构 

1.1 启发式线索对信息传播效果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启发式加工中的线索一般为非信息内容本身的其他情景因素，如广

告中的代言人形象，公众号文章的推送位置、信息发布者的个人信息等。尤其信源特征

被证明是影响个体态度的重要启发式因素，如发布者的粉丝数，博主的专业性等。 

 

(1)信源权威性 

发布者的权威性会对受众产生压力性和可信性双重效应，使受众被动接受信息。在

网络平台上，平台认证是受众判断发布者身份的重要线索。对 Twitter 的研究发现，认

证用户的微博中有 91%被转发，而未认证用户的微博只有 6%被转发[8]。抖音平台目前

对用户认证区分了机构认证（蓝 v）与个人认证（黄 v），不同类型的认证和是否认证

体现了账号的权威性。通过这些身份认证，用户可以判断信源可信度。 

(2)信源粉丝数 

有学者认为可信度应包含吸引力，粉丝数是衡量信源吸引力和社会影响的重要标志

[9][10]，一个粉丝数很多的博主发布的信息会被认为更受欢迎。一项对 Instagram 影响者

的营销研究发现，关注者数量会对品牌态度产生影响，拥有大量粉丝的 Instagram 影响

者被认为是更具影响力的，从而更受用户的欢迎[11]。粉丝数作为与信源吸引力密切相关

的启发式线索会正向影响微博舆情传播效果[12]。 

因此，信源可信度是受众观看科普短视频时的重要启发式线索，并且信源可信度在

短视频账号中可以表现为权威性和粉丝数这两个变量。据此本研究提出第 1 个假设： 

H1：启发式线索正向影响科普短视频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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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a：权威性正向影响科普短视频的传播效果，权威性高的信源比权威性低的信源

传播效果更好。 

H1b：粉丝数正向影响科普短视频的传播效果，粉丝数多的信源比粉丝数少的信源

传播效果更好。 

1.2 系统式线索对信息传播效果的影响 

HSM 理论的系统式加工是以信息内容为核心的。短视频的主题、类型、表达方式、

呈现方式等内容特征都不同程度影响着受众对信息的接受程度，最终影响短视频的传播

效果。基于 HSM 理论和各类相关研究，本研究将科普短视频的系统式线索归纳为四个

方面：内容垂直度、音乐使用、叙事方式和解说方式。 

(1)内容垂直度 

根据不同主题对科普视频发布账号进行归类，可以分为综合型科普、新闻型科普和

专业型科普。综合型科普账号表现为包罗万象，科普的主题会涵盖多个领域，以生活类

博主最为典型；新闻型科普则主要是一些博物馆、科学馆和研究所等机构账号，表现为

机构新闻与知识科普并存；专业型科普指的是专注一个主题进行科普，多为行业专家或

兴趣爱好者。而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中，垂直领域的细分变得越来越重要，发布

者在该领域是否足够专业和权威是受众选择的重要基础。 

(2)音乐使用 

音乐是一种富有感染力和表现力的手段，能够通过潜在的情感节奏影响公众的浏览

心情及观看氛围，增强公众的临场感和代入感，甚至达到高层次的共情阶段，从而刺激

着用户对内容信息的认可态度[13]。抖音平台上，音乐常常是辅助性背景作用，与短视频

内容融为一体，以视听一体化的形式呈现给用户。将音乐嵌入短视频当中，提高了短视

频的易理解性和沉浸感，从而有利于短视频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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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叙事方式 

信息内容的叙事方式包括逻辑的、客观的阐述型信息和情感的、主观化的描述型信

息[12]。对应于科普短视频这一形式，存在直接、客观、平静地阐述和分享知识；也存在

主观、富有情感起伏地阐述和分享知识，因此本研究将科普短视频的叙事方式分为客观

陈述型和主观情感型。同时，总结学界对短视频传播策略的研究，发现不管在主流媒体

短视频还是政务短视频中，情感传播模式更能吸引关注、增长粉丝，提升其网络影响力，

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4)解说方式 

解说方式是帮助用户理解内容的重要元素之一，特别是在科普短视频中，解说方式

对辅助知识的理解起到重要作用[14]。在双重编码理论中，由于字幕和旁白属于视觉上和

听觉上的文字，因此仍然是单独的言语编码[15]。而在言语编码的基础上，辅以如图片、

动画等非言语编码，可以达到双重编码的加和效果[16]。换言之，科普视频除了需要有文

本说明以外，辅以注释性的图片和动画可以带来更好的解说效果。此外，声画同步可以

进一步在双重编码下放大解说效果。Baggett&Ehrenfeucht[17]把视频的解说要素区分为声

音、文本和画面，这三种要素越同步可以达到越好的记忆和理解。 

到此，本研究提出第 2 个假设： 

H2：系统式线索正向影响科普短视频的传播效果。 

H2a：内容垂直度正向影响科普短视频的传播效果，内容垂直度高比内容垂直度低

的传播效果更好。 

H2b：音乐使用正向影响科普短视频的传播效果，使用音乐比不使用音乐的传播效

果更好。 

H2c：叙事方式正向影响科普短视频的传播效果，主观情感型内容比客观陈述型内

容的传播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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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d：解说方式正向影响科普短视频的传播效果，“声音画面文本型”优于“画面

文本型”，“画面文本型”优于“文本型”。 

 

1.3 启发式与系统式的加工过程 

HSM 模型的前提是“人们很少在完美的条件下处理信息，信息处理同时受到环境

和认知的约束”[18]。也就是说，认知成本被认为是信息处理的前因变量，一般认为受众

会倾向于花费最少的认知成本来完成决策。但 HSM 模型的重要贡献者——Chaiken 和

Maheswaran[4]发现通过控制任务重要性可以改变受众花费认知成本的意愿。当受众认为

议题于本人或他人都不太重要，此时经济性大于可靠性，就会倾向于只使用启发式加工。

相反在高重要性时，受众会认为议题与本人相关，或觉得他的意见会对他人有重要影响，

此时为了做出一个更可靠的决策，个人就会倾向于花费更多认知成本，即同时采用启发

式加工和系统式加工，而这时启发式线索会被作为评估内容有效性的辅助手段。 

但如前文所述，在启发式加工与系统式加工同时作用时，它们既可独立作用于决策，

也会相互影响。具体而言会在高重要性的议题中（即同时使用启发式和系统式加工）出

现叠加效应、衰减效应以及偏差效应三种情况。叠加效应是假定在理想情况下，启发式

线索和系统式线索都能够平均地呈现且作用方向一致时，这两个加工路径就会同时独立

作用于认知判断。但当启发式线索与系统式线索相矛盾时（比如一个权威的科学家没有

使用足够论据时也会受到质疑，一个不知名的博主所发布的内容非常有趣时也会被欢

迎），系统式加工就会占据主导，会削弱或掩盖启发路径的作用，主导说服效果，称之

为衰减效应。当论据质量越好时，衰减效应就会越明显。叠加效应和衰减效应都是建立

在信息内容是相对明确的前提上。 

偏差效应则发生在当信息内容摸棱两可，具有不确定性时，接收者只能转向寻求启

发式线索[4]。这一假说认为信源可能会对态度转变直接造成影响，或是信源可信度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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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性 

粉丝数 

价偏向系统加工进而间接影响说服效果。如当灾难推文的说服性较差时，博主的个人信

息补充可以增加信源可信度，从而正向影响内容的可信度且促进推文的转发[19]。 

因此，本研究继续提出以下假设： 

H3：在论据丰富度低的科普短视频中会发生偏差效应，启发式加工占据主导并影响

传播效果。 

H4：在论据丰富度高的科普短视频中，当启发式与系统式线索一致时，会发生叠加

效应，启发式加工和系统式加工共同影响传播效果。 

H5：在论据丰富度高的科普短视频中，当启发式与系统式线索不一致时，会发生衰

减效应，系统式加工占据主导并影响传播效果。 

本研究的整体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科普短视频传播效果影响因素模型 

Figure 1Model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pagation effect of science short videos 

 

 

 

 

 

启发式线索 系统式线索 

内容垂直度 H1a:+ 

叙事方式 

传播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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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b:+ 

解说方式 
H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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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a:+ 

H1:+ H2:+ 

H3:偏差效应 

H5:衰减效应 

H4:叠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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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采集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首先对抖音上的科普短视频进行抽样，然后建立编码类目

表，随后由三名编码员对样本短视频进行编码。在数据分析阶段，先对编码结果进行信

度检验，再利用 SPSS 软件通过参数检验方法验证假设 H1、H2 及其子假设。在效应验

证方面，先用因子分析计算每个样本的论据丰富度分数、启发线索分数、系统线索分数，

再以中位数进行论据丰富度和一致性的样本分组，最后利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对三

种效应（H3、H4、H5）进行验证。 

 

2.1 数据收集 

由于抖音 APP 具有特殊推荐机制，也无法在用户端进行全样本关键词检索，因此

研究采用根据特定目的选择具有代表性样本的立意抽样方法[20]，即先确定短视频的主题

分类，然后在各主题下选择相同数量的代表性账号，再对每个账号按统一规则抽取相应

数量的样本。主题的选择参考其他研究报告对科普短视频的内容分类，将科普视频分为

人文、技术、自然、生活四大主题领域。依托新榜、飞瓜数据等行业内抖音短视频传播

影响力榜单，分别选取四大垂直领域下各 5 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普抖音号（综合考虑粉丝

数覆盖高和低，账号主体覆盖官方和民间）。分别抽取这 20 个抖音号 2020 年 6 月 1 日

-2021年5月31日期间每周发布的第一个视频，共获得743个短视频构成研究的样本组。 

2.2 编码类目表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模型，将启发式线索、系统式线索和传播效果作为一级指标，并根据

上述假设构建二级指标及其变量值，形成正式的编码类目表，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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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科普短视频编码类目表 

Table 1Coding category list of science short video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变量类型 变量值 编码依据 

启发式线索 

权威性 定序 

1.无认证自媒体账号； 
2.认证有专业背景的个人

自媒体； 
3.认证媒体； 
4.认证专业机构； 
5.认证政府机构。 

根据短视频账号的认证情况
和类型划分

[14]
。 

粉丝数 连续 账号粉丝数 参考文献[9]和[10]。 

系统式线索 

内容垂直
度 

定序 
1.内容类型 3 个及以上； 
2.内容类型为 2 个； 
3.内容类型为 1 个 。 

按照账号主页的内容类型个
数进行划分。 

音乐使用 定类 
根据短视频是否使用了音
乐，是记为 1，否记为 0。 

参考文献[14]。 

叙事方式 定类 
1.客观陈述型； 
2.主观情感型。 

主观情感型指含有情感性的
主观性描述，客观陈述型指
视频中未使用任何感情色彩
的客观性描述

[12]
。 

解说方式 定序 

1.“文本型”（真人解说）； 
2.“画面文本型” 
（图片/动画/情境+字幕）； 
3.“声音画面文本型” 
（图片/动画/情境+字幕+
旁白）。 

参考双重编码理论
[16]

。 

传播效果 

点赞数 

连续 
传播效果指数 =点赞数
*30%+评论数*30%+转发数
*40% 

参考字节跳动排行榜的计算
公式和相关研究

[20]
。 

评论数 

转发数 

 

2.3 假设检验 

(1)影响因素检验 

在所有的研究变量中，粉丝数和传播效果为定距变量可通过记录和计算获得，权威

性、内容垂直度和主题类型这三个变量通过小组形式共同确定账号所属类别，所以只需

对叙事方式、音乐使用和解说方式这三个定类变量的编码进行信度检验。在前 10%样本

中，三位编码员编码结果的一致性 Cohen’s kappa 系数均大于 0.75，分别为叙事方式

（0.958）、音乐使用（0.853）、解说方式（0.872），因此编码具有信度。5 个定序或

定类自变量各类别的频数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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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N=743） 

Table 2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variables(N=743) 

变量 频数 百分比 变量 频数 百分比 

权威性：   音乐使用：   

无认证自媒体账号 197 26.5% 无音乐 83 11.2% 

  认证有专业背景的个人自媒体 90 12.1% 有音乐 660 88.8% 

认证媒体 155 20.9% 解说方式：   

认证专业机构 155 20.9% 文本型 126 17% 

认证政府机构 146 19.6% 画面文本型 89 12% 

内容垂直度：   声音画面文本型 528 71% 

低 271 36.5% 叙事方式：   

中 294 39.5% 客观陈述型 304 40.9% 

高 178 24.0% 主观情感型 439 59.1% 

 

随后对样本数据进行方差分析（或 t 检验）和相关分析（由于粉丝数和传播效果这

两个变量相较其他变量量纲不同，故对这两个变量采取 Z-score 标准化处理），分析结

果见表 3。从表中的 F 值（或 t 值）及其显著性可知，数据支持假设 H2a、H2b、H2c 和

H2d（除假设 H2d 的显著性<0.05 外，其它假设的显著性均<0.001），因此假设 H2 成立。

从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可知，数据不支持假设 H1b，即粉丝数与传播效果的相关关系不

明显；从 F 值、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可知（F=46.238，p＜0.001；r=-0.592，p＜0.001），

数据支持反向假设 H1a，即权威性与传播效果负相关，当权威性越高时，传播效果反而

越差。因此，假设 H1 不成立。 

表 3 各自变量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参数检验（N=743） 

Table 3Parameter test between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propagation effect(N=743) 

自变量 
传播效果

Z-score 均值 
F 值或 t 值 相关度 r 检验结果 

权威性：    

无认证自媒体账号 0.730 

46.238
***
(F) 

 

支持反向

H1a 

  认证有专业背景的个人自媒体 -0.102  

认证媒体 -0.191 -0.592
***
 

认证专业机构 -0.306  

认证政府机构 -0.395  

内容垂直度：    

高 0.439 

24.108
***
(F) 

 

支持 H2a 中 -0.116 0.188
***
 

低 -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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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方式：    

声音画面文本型 0.107   

支持 H2b 画面文本型 -0.164 11.557
***
(F) 0.252

***
 

文本型 -0.333   

叙事方式：    

支持 H2c   客观陈述型 -0.297 -8.152
***
(t)  

  主观情感型 0.205   

音乐使用：    

支持 H2d   无音乐 -0.145 -2.452
*
(t)  

  有音乐 0.018   

粉丝数 
 

 
0.053 不支持

H1b 

注：*** p<0.001, ** p<0.01, * p<0.05 

(2)因子分析与样本分组 

为了检验启发式线索和系统式线索对传播效果的作用机制，按照 Chaiken 和

Maheswaran 的理论[3][4]需要先按论据丰富度、启发式线索和系统式线索的一致性对样本

进行分组。本研究采用因子得分高低的方法进行样本分组，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计算系统式线索的 KMO 统计量为 0.538>0.5，且 Bartlett 球形检验统计值显

著，说明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因子分析。通过提取和旋转后得到的三个公因子及其载荷如

表 4 所示。由于前人对系统式线索论据的丰富度并无具体定义，本研究认为在科普短视

频的系统式线索中，叙事方式和解说方式更容易影响论据丰富度。因此，本研究把叙事

方式和解说方式负载的因子取名为论据丰富度因子，内容垂直度负载的因子取名为垂直

度因子，音乐使用负载的因子取名为音乐因子。三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87.677%。

随后计算因子得分，即论据丰富度得分为论据丰富度因子的得分，系统式线索得分为论

据丰富度因子、垂直度因子和音乐因子的综合得分。同理，启发式线索得分是权威因子

和粉丝因子的综合得分（两个变量提取出两个因子）。 

表 4 系统线索因子载荷表（N=743） 

Table 4Factor load matrix of systematiccues(N=743) 

 论据丰富度因子 垂直度因子 音乐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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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垂直度 0.104 0.968 0.024 

叙事方式 0.912 -0.060 0.004 

解说方式 0.761 0.369 -0.106 

音乐使用 -0.052 0.016 0.997 

接着，按照论据丰富度因子得分的中位数将样本分成论据丰富度高和论据丰富度低

两组样本，分别为 392 个和 351 个样本。同样，以启发线索与系统线索得分的中位数为

界，在论据丰富度高的 392 个样本中，将其中线索高低一致的 174 个样本，即[启发线

索高，系统线索高]或[启发线索低，系统线索低]编码为 0，将线索高低不一致的 218 个

样本，即[启发线索高，系统线索低]或[启发线索低，系统线索高]编码为 1。 

(3)加工效应检验 

在论据丰富度低的样本中，对启发式线索得分、系统式线索得分和传播效果进行相

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启发式线索得分与传播效果不相关（r=-0.066，p=0.218），系统式

线索得分与传播效果不相关（r=-0.056，p=0.293），所以启发式加工和系统式加工的作

用都不明显，故不存在偏差效应，故假设 H3 不成立。 

同理，对论据丰富度高的样本做相关性分析，发现启发式线索得分与传播效果负相

关（r=-0.250，p＜0.01），系统式线索得分与传播效果正相关（r=0.252，p＜0.01），因

此可进行下一步的回归分析验证衰减效应或叠加效应。 

参考 Chaiken 和 Maheswaran 的方法[3][4]，为了验证“一致性”是否调节了启发式和

系统式加工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分别构建“一致性”与启发式线索和系统式线索的交互

项，并纳入调节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对参与回归的各变量进行标

准化处理，减免交互项带来的多重共线性）。在加入调节变量“一致性”后，模型 2 比

模型 1 的 Adjusted R2增加了，说明存在交互效应。随后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当启发

式线索与系统式线索方向一致时（模型 3），回归方程不显著（F=1.650，p=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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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存在叠加效应，假设 H4 不成立。而当启发式线索与系统式线索方向不一致时（模

型 4），回归方程显著（F=24.249，p＜0.001＝，此时系统式线索得分系数（β=0.429，

p＜0.001＝大于启发式线索得分系数（β=0.221，p＜0.001＝，说明在论据丰富度高的

样本中，当启发式加工与系统式加工矛盾时，会发生衰减效应，此时系统式加工占据主

导，影响传播效果，故假设 H5 成立。 

表 5 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5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模型 1（N=392） 模型 2（N=392） 模型 3（N=174） 模型 4（N=218） 

启发线索得分 -0.280*** 0.325** -0.190 0.221*** 

系统线索得分 0.281*** 0.484*** 0.059 0.429*** 

一致性  0.406**   

启发线索得分*一致性  0.240**   

系统线索得分*一致性  0.425***   

F 31.853*** 29.023*** 1.650 24.249*** 

Adjusted R2 0.136 0.264 0.007 0.176 

注：*** p<0.001, ** p<0.01, * p<0.05 

 

3 发现与讨论 

3.1 权威机构科普效果不理想，科学传播模式从“自上而下”转向“平等对话” 

在传统的科学传播中，传播者的权威性和专业性作为主要的信源特征，起到非常重

要的作用。但本研究发现，在启发式线索中，权威性和粉丝数并没有正向影响传播效果，

反而权威性负向影响科普短视频的传播效果。基恩的边界设置理论认为，科学与科学家

的话语权威是来源于科学界在科学传播过程中主动采用的边界设置行为，而这种依赖于

话语建构的权威性是可以通过话语技巧和修辞来解构的[21]。在科学传播的“缺失模型”

中，公众是被默认缺少科学知识的，科学家被赋予了向公众“自上而下”单向传播科学

知识的权力[22]。但以“去中心化”、“社群网络化”为特征的社会化媒体打破了官方话

语的中心地位，政府机构、科学工作者、媒体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在社交平台上共同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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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完成意见的交换，发布科学观点不再是科学家的“专属合法性”[21]。抖音和快手等短

视频平台纷纷赋权于用户，表现为“重内容，轻达人”[23]。“公民科学家”正是通过话

语和行为特征有效地消除了科学与非科学、科学家群体与非科学群体之间的界限。 

“公众理解科学”正转向“公众参与科学”。权威信源的垄断地位被打破，科学传

播的“传-受”关系变成了“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24]。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短视

频的平等赋权带来了海量优秀的民间科普内容，但其中也夹杂着科学流言与谣言。官方

机构应该趁着公众积极参与科学议题讨论的这股东风，扛起“科学普及”这面大旗，利

用自身的专业优势深耕垂直领域，转变严肃的“科学家”形象，用优质的内容打破流量

壁垒，关注大众的真切需求，创造一个“平等对话”的科学传播公共空间。 

3.2 有“温度”的科普激发情感共鸣 

在系统线索中，内容垂直度、音乐使用、叙事方式和解说方式是影响科普短视频传

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在信源特征日渐式微的今天，叙事技巧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主观

情感型内容比客观陈述型内容的传播效果更好。科学知识传播不仅需要有观点，更需要

有“温度”。Druckman&Bolsen [25]通过实验也证明，在塑造大众对科学知识的态度中，

情感信息所发挥的作用大于事实性信息，这是因为情感因素控制事实性信息筛选的动机

和认知。从传播广度上来看，启动效应表明具有强烈情感倾向的信息可以唤起用户相应

的情感，比如积极的情绪表达更容易获得“点赞”[26]。短视频需要在短短几十秒内就赢

得用户的关注，而强烈的情感化叙事容易在短时间内引起用户的情感共鸣，触发点赞、

评论、转发等互动，更容易引起病毒式传播[20]。从传播深度上来说，情感化的叙事方式

还能营造一种故事感，有效创造个性化、以用户为中心的说服语境[27]。当情感化信息吸

引了用户后，用户会通过体验故事中的情境或人物的情感来获得同样的情绪，而这种一

致的情绪会让信息变得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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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方差分析，本研究还发现，不同的解说方式会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相较于只

采用“文本型”和“画面文本型”的视频，“声音画面文本型”的解说方式的传播效果

是最好的。一般来说，科学家被视为是权威性和专业性的人员，由真实的科学家传达科

学知识会更具有真实感和信息可信度[28]。但本研究发现，属于“文本型”的真人解说短

视频效果是最差的，这在认知理论上可以用 Paivio [16]的双重编码理论来解释。真人解说

即使运用了科学家的形象来增加可信度，但由于真人旁白和字幕的文本都属于言语编码，

其根本上仍然是一种单独编码。只有声音、画面和文本三要素同步时，才能达到最好的

传播效果。因此，目前机构型科普账号需要尽快从“严肃性”、“说教化”向“生动性”、

“形象化”转变，依托多样化的视听元素，打破枯燥的“精英化”文本隔阂。 

3.3 科普短视频的启发式线索和系统式线索对传播效果的相互作用存在衰减效应，进一

步论证了科普内容质量的重要性 

尽管启发式线索已被发现在微博[12]、微信[29]等平台的传播效果中可以起到正向作用，

但本研究通过参数验证发现，在科普短视频中，启发式线索未起到正向作用；并且在科

普短视频提供的论据不充分时，启发式线索得分与传播效果并不相关，说明不存在偏差

效应。在科普短视频提供的论据充分情况下，当启发式线索得分与系统式线索得分相一

致时，两者对传播效果的叠加效应不显著；当两条线索的得分不一致时，系统式线索对

传播效果的影响大于启发式线索，即发生了衰减效应。总的来说，权威信源的可信度是

发生偏差效应与叠加效应的重要前提，但当决策者通过启发式加工不能获得足够的信心

时，就会考虑通过系统式加工来增加决策信心。 

不同于其他社会化媒体（例如新浪微博）对用户身份和等级的强调，抖音等短视频

产品在设计层面上更加下沉，更加平民化，短视频平台把身份标识、粉丝数等信息设置

在博主个人页面而非视频播放页面，受众在观看视频中对信源权威性的感知减弱，视频

内容以瀑布流的方式直接呈现[23]。也就是说，在短视频社交平台上启发式线索的作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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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了。而另一方面，随着近十年来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显著提升[30]，受众越来越有能

力对科普内容作出判断，也愿意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进行内容分析，使得系统式线索越

来越重要。因此，科普生产正进入“内容为王”时代，真正能影响科普短视频传播效果

的是内容本身和信息质量，比如更有趣的主题，带情感的叙事方式或是更形象化的解说

方式。 

4 贡献、局限与未来研究 

本研究从社会认知角度引入 HSM 模型来构建科普短视频传播效果理论模型，并深

入探讨了启发式线索和系统式线索在科普短视频传播过程中如何相互影响，丰富了双过

程理论的应用情景，也为科普账号的运营和内容创作提供一定的借鉴。研究发现在科学

内容传播中，权威信源并不能发挥出正向作用，这一发现颠覆了以往传统媒体环境下权

威信源正向影响的认知。用户更关注信息内容本身，系统式加工占据主导，影响了传播

效果，揭示在科普过程中要重视科普的表达方式和情感叙事。 

但本研究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从实际抽取的样本来看，存在某些变量的样本分

布不均，如音乐使用和解说方式；另外，由于内容分析是人为编码，可能存在个别样本

编码不准确。这些都可能对统计分析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未来的研究还可以纳入文本

分析，例如判断科普内容提供的论据是否充分可以进一步辅以人工分类来提高精度；还

可更进一步对短视频的评论进行质化分析和情感分析，多维度考量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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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opagation effect of science short videos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HU Bing, FENG Cai-ju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Many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source credi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ropagation effect. However, doe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the era of social media 

also follow this rule?Traditional Persuas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es focus on all aspects of 

the complete communication path that may cause attitude changes, including source, 

information, channel, and destination.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rs have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understanding how the audience completes information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gnition, emphasizing that persuasion is a process and that 

differen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ethods change their attitudes and behaviors.Based on the 

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 theory from the socio-cognitive perspective, this study samples 

743 science short videos from 20 representative accounts on the “Douyin” platform. In the 

content-coding stage, researchers first establish the coding category table, and then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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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rs encode the samples. In the data analysis stag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ding results is 

tested first, and then the hypotheses of the heuristic cue and systematic cue and their 

sub-hypotheses are verified by the parameter test method. To verify the effect mechanism, 

factor analysis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argument richness score, heuristic cue score, and 

systematic cue score of each sample, then the sample grouping of argument richness and 

consistency is carried out with the median, and finally,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are used to verify whether there is bias, additivity, or attenuation effect.The results of 

content analysis show: 1) Authoritative sources can’t play a better propagation effect and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reversing the positive cognition of authoritative sources in the 

traditional media environment.Science communication has transferred from the "top-down" 

mode to the "equal dialogue" mode.2)The concentration of content, narrative mode, the use of 

music, and expression mode are important systematic cues that affect the propagation effect of 

science short videos. Only those science short videos with "temperature" can stimulate 

emotional resonance.3)When the evidence provided by the science short video is insufficient, 

the heuristic cue score is not related to the propagation effect, indicating that there is no bias 

effect. 4)Under the condition of sufficient evidence provided by the science short video, when 

the heuristic cue score is congruent with the systematic cue score, the additivity effect of both 

on the propagation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In contrast, the scores of the two cues are 

incongru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systematic cues on the propagation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f heuristic cues, that is, an attenuation effect occurs.It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xpression and emotional nar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imperfections in this study. From the actual 

samples, there is som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variables, such as music use and expression 

mode; In addition, because the content analysis is manually encoded, there may make the 

encoding no objective. These may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result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Future research can also include text analysis, such as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emotional 

analysis of the comment text in the sample. 

Keywords:science popularization; short video; social cognition; HSM model; propagation 

effect 


